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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彭昌祚 《恐自逸轩琐录》 一书的考证和分析, 可知

该书主体是完成并刊刻于咸丰初年的笔记体文言小说集。 与清代同类作品相

比, 该书体量较大且质量较高, 至今尚未被系统整理和专门研究。 该书作者

彭昌祚出身江西宁都望族, 曾续娶 “乾隆三大家” 之一南昌蒋士铨的孙女。
书中所录内容包括奇趣鬼怪之事、 谳狱案件、 亲友诗话、 师友言行遗事、 各

地诗词联语、 种竹栽花诸法和医药各方。 本文不仅考证了作者生平, 而且总

结了该书的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作者虽有明显的据实记录见闻的意图, 但仍

不免展现出故事和文献传播的复杂性; 二是书中反映的进步与落后兼具的思

想特征与作者的身份及所处时代十分契合; 三是全书文字精准洗练且不失趣

味, 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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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署名 “宁都彭昌祚嵩甫氏”① 的 《恐自逸轩琐

录》 八卷和十卷两种残本, 分别线装为四册本和五册本。 其中, 五册本由于

残破已不对外借阅。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稿本)》 和 《 〈清史稿·艺文

志〉 补编》 均将该书记为 “十二卷”, 前者称: “其纪载前四卷多明清以来

轶事旧闻, 次二卷多述江西各邑奇案异狱, 次二卷记师友言行遗事, 次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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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诗词联语, 次记种竹栽花诸法, 末记医药各方。”① 笔者在文本整理过程

中发现的实际情况是, 前 5 卷记作者平生所见闻奇趣鬼怪之事, 第 6、 7 卷

记当时谳狱案件, 第 8 卷记作者和亲友诗话, 未经整理的后 4 卷分别记师友

言行遗事、 各地诗词联语、 种竹栽花诸法和医药各方。 该书前 7 卷近 7 万

字, 是清代体量较大却几乎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的笔记体文言小说集。 彭昌祚

在咸丰二年 (1852 年) 所作的自序中称 “就数十年见闻所及, 静坐默忆,
据事录登, 积之久而成帙”, 这表明该书是作者晚年追忆平生见闻累积而成

的。 友人艾畅认为昌祚之文 “于人心有所感发, 于世用有所裨益”, 力劝付

梓, 并于咸丰二年为该书作序, 则该书的刊刻印行亦当在此后不久。

一、 彭昌祚生平考证

彭昌祚, 字嵩甫, 江西宁都 (今属赣州) 人。 《恐自逸轩琐录》 卷 1
《先曾祖初为文字》 篇历叙家数: “先曾祖鸣岩公兄弟四人, 公次三, 伯仲

两兄各举孝廉、 明经……高祖端厓公以笔舌代耕…… (鸣岩公后) 为崇仁

司铎, 公尤勤于书法。” 在清代, 司铎是对掌管地方文教者的尊称, “先大

父春谷公以诸生遨游名公巨卿间, 甚见礼重, 宗派第九, 自幕府以至井闾,
莫不尊为 ‘九先生’, 生性刚毅, 人有过, 必面叱, 声若洪钟, 遇穷苦颠

连, 则拯恤不遗余力……女弟适王而寡, 子女多, 饔飧不能自给……众咸称

为慷慨, 其实家无半亩, 惟以笔舌代耕焉……及祚补博士弟子。” 同卷 《陈

公自述》 篇载 “……先君子竹书公”。 卷 2 《师道》 篇直言 “余家累叶科

甲, 悉以训读为生”。 由此可知, 昌祚的高祖、 曾祖、 祖父和父亲四代皆是

诗书传家, 祖父春谷公更是为人刚正慈悲、 德望崇重。 同卷 《郭滁槎先生》
篇言 “外曾祖郭滁槎先生, 南昌人, 读书万卷, 尤精于易”, 卷 5 《先母言

骆姓事》 篇载 “母氏郭太孺人”。 《陈公自述》 篇亦言 “舅父郭景江太守名

正谊”, 可知其母家亦是学问仕宦门第无疑。
卷 5 《月华》 篇言 “嘉庆庚午……余时年十一”, 可知昌祚生于嘉庆四

年 (1799 年)。 卷 8 《侄女二姑诗》 既言 “其父荷浦仲弟”, 昌祚应是本支

长子。 卷 4 《海会庵鬼魇》 篇有 “余籍隶宁都, 寄居西江省会, 成童之日,
先君子携归小试”, 则言其自幼随父寄居南昌, 10 余岁返籍参加童试, 后为

生员。 卷 4 《妖妇致狐》 篇载其曾 “假馆于某姓”, 当是曾任人家西席。 同

卷 《魍魉》 篇载 “姻长熊敬斋”, 或许昌祚原配熊姓。 卷 3 《蒋外舅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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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载 “余继室蒋孺人, 铅山望族, 外舅莲友公名知白, 苕生太史之第五子

也, 官山西解州监州……弱女, 蒋孺人所出也, 孺人早殁, 女常诣外家”,
则知昌祚续娶蒋士铨孙女, 惜未几又早卒。 昌祚仕宦经历不甚可考, 《续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稿本)》 载: “道光壬午举优行, 后以举人大挑知县,
所任各邑, 皆著政声, 勇于任事, 案无留牍。 昌祚除工诗文外, 并通医

术。”① 卷 2 《镜卜》 篇昌祚自言于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秋闱 “冠副车”,
应是于此年由副榜第一中举。 同卷 《王文恪公盛事》 篇则载 “关中王相国

文恪公, 余受知师也 (考官) ……公视学江西”。 这表明当时道光朝主战名

臣王鼎 (1768—1842 年) 正主试江西。 卷 5 《击毙黄鼠狼》 篇载其于道光

二十一年 “以监州需次粤东”, 次年冬 “携眷入粤”, 同卷 《九曜坊火灾》
篇言 “道光乙巳夏……时余需次羊城”, 卷 6 《番禺冤狱》 篇又载 “道光庚

戌番禺寿菊泉大令祺邀余襄理谳事”。 《蒋外舅佳话》 篇又载 “今女随余来

海南官廨……两权县篆”, 可知昌祚大约于道光后期曾在广东、 海南两任署

理县令。 另有清代方略所著 《尚友堂医案》 记载数则彭昌祚论医之语, 可

证 《续修四库提要》 所言 “医药各方” 事, 《恐自逸轩琐录》 中 《虬髯翁》
篇亦可佐证昌祚常有留心医术之举。

以上就是 《恐自逸轩琐录》 作者彭昌祚的大致履历。 该书卷 9 记载作者

“师友言行遗事”, 应对梳理昌祚的生平和交游材料有所补益, 但目前无法

获取该文献, 只能留待将来再弥补遗憾。

二、 记录真实见闻时的传播复杂性

《恐自逸轩琐录》 前 7 卷基本符合笔记小说的特征, 共记录约 250 则故

事, 每则以三四百字居多, 短小者不足百字, 长篇有近千言者, 皆为极少

数。 按内容性质可将这些故事分为三类: 其一, 第 1 卷至第 4 卷的 《李自成

马前卒》 篇约占全书 43% 的篇幅, 记录了昌祚在数十年间所见所闻的各种

逸闻趣事, 内容不拘一格, 稍显驳杂; 其二, 第 2 卷 《柩怪》 篇至第 5 卷

终, 除了 《九曜坊火灾》 《六十一妇人育男》 《牟星桥言日出》 《月华》 《怪
鱼》 等数篇的神异色彩不浓, 其余各篇专记鬼神怪异之事; 其三, 第 6、 7
卷专记昌祚亲历或耳闻的各地真实谳狱案件, 亦以离奇有启发为录入标准,
应该与其曾 “襄理谳事” 的经历有关。 此外, 第 8 卷收录昌祚积累的时人及

其亲友所作诗歌作品, 每则先用简略数语交代创作背景, 后主要以记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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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实际上属于当代诗话。
对以上内容, 昌祚基本都会交代故事的来源, 力求说明故事的可靠性或

真实性, 这是笔记体小说区别于虚构类小说的一个重要文体特征。 具体来源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 亲友熟人转述。 全书琐录内容基本都属此类, 其中又以施宗鲁

(润庵)、 艾畅 (至堂)、 程宗洛 (醒斋)、 符鼎庸 (梅修) 等有文人背景的

府县级官员为主, 此类有名有姓者共计约 40 人, 多以 “某某为余言” 之语

引出或结尾, 这些人想必也构成了作者的主流社交圈。 其余讲述者则身份混

杂, 包括一般文士、 乡里农商、 旅途遇客乃至家仆妇人等, 如卷 2 《汪君孺

人》 篇记鄱阳一赤贫塾师汪君在娶同村孤女后转运, 不久便及第授官, 而夫

人仍念念不忘浣洗缝织之事, 篇末交代 “其乡人刘菉襟为余言”, 这是友朋

转述他人之事。 也有记录亲友本人所遇者, 如卷 4 《魍魉》 篇为 “姻长熊敬

斋自言” 少时在偶遇极高与极矮两异人后诸事顺遂, 竟渐致富之奇事, 昌祚

猜测异人属 “魍魉之流”。
其二, 昌祚亲历之事。 全书共有八九篇是昌祚记录平生亲历之事, 如卷

4 《海会庵鬼魇》 篇记其幼时独卧海会庵中, 假寐之间仿佛见有名为 “赖右

泉” 者压其胸腹而觉冷气逼人, 醒后经打听方知果有此人, 并且在数年前已

殁于此庵中, 昌祚称经此一事, “至今余不敢独宿”, 这显然是一件类似梦

魇的鬼怪异事。 同卷 《尿火》 篇记其于道光二十年冬饮 “火酒” 一杯导致

“地起绿火, 随尿沿流”, 并自言 “此事非身历, 鲜不以为诞”。 卷 5 《击毙

黄鼠狼》 篇同是源起该年冬, 昌祚于馆舍用砚台击杀一只黄鼠狼, 次年昌祚

生一子, 又次年此子病卒, 卒时有黄鼠狼自床下出而唧唧作声, 昌祚伤心难

抑, 以为是前事之报。 卷 3 《东岸镇被围》 篇详细记录了一次写实的经历,
作者于道光二十三年途经河南上蔡县东岸镇时, 被当地 “强徒” 困于旅舍

七昼夜, 后经县尹亲率壮勇三百人援救始得脱身。 卷 4 《京师道人》 篇记其

赴京之日, 在 “金鳌玉 ” 即今北海与中海之间文津街桥附近, 遇众人围观

一道人, 耳闻道人一句 “尔等以我为道人, 岂知道固不远人耶”, 顿觉当头

棒喝。 同卷 《旱魃》 篇记道光二十六年夏在京郊良乡所遇坟田异事, 此外

还有 《先曾祖初为文字》 《售砚》 等篇均属此类。
其三, 自典籍、 坊书、 邸报等录出。 这几类的材料甚少, 合计不过数则

而已。 例如, 卷 3 有并列两则, 前则 《李侍御让租》 篇记康熙年间进士李登

瀛为本家佃户赎子的义举, 篇末即交代 “此则自坊书录出”; 后则 《巧人作

拙事》 篇记三个机关算尽反遭报应的故事, 第一个摘自 《梦溪笔谈》, 第二

个讲述某人在科场揭发朋友, 却阴差阳错, 反而让对方替换了自己的命运,
而自己未能考中一事, 即摘自坊书, 第三个未明言出处, 或与第二个同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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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卷 4 有 《王秀才》 篇, 记新城县秀才王建邦出赀调解乡人纠纷, 因此受

文昌神庇佑补中廪生一事, 篇末同样注明 “此则自坊书录出”。 然而, 在坊

书中此类劝善惩恶故事无数, 以上几则并无特殊之处。 其之所以被收录书

中, 大约只能被解释为作者受前文启发, 随机忆起昔日所览而顺手记之。 从

以上可见作者所记十分注重史源, 务求不给读者留下造作不经的印象, 试举

卷 1 《蜀商》 篇为例:
传闻蜀中有商远出多年, 及将返家, 虑其妻有他, 故匿行橐于十里

外, 只身叩门。 妻见而色沮, 商益疑, 佯曰: “尚有事勾当, 翊日始能

运行橐。” 旋复出。 既入夜, 乃阴返, 潜于隙地, 窥其妻方与奸夫絮语。
已而, 奸夫就卧, 妻入厨料量, 商乘间拔佩刀杀死奸夫, 仍于隙地潜

焉。 妻旋卧室, 呼奸夫, 久不应, 烛之, 知被杀, 沉吟思计。 复入厨举

火, 肢解其尸而釜煮之, 肉既化, 抽其骨助薪。 纳饲豕物于釜中, 徐徐

匀搅, 放群豕出栅, 瓢取以饲, 逾时而尽。 商悉得其状, 逾垣而去, 明

日稍运行橐归, 延妻翁至, 谓之曰: “自惭力薄, 不能畜妻, 授以离书,
听其所适。” 妻翁穷诘其由, 商惟以贫困对, 妻强颜以争曰: “君知吾

有丑声乎?” 商佯作誓曰: “豕则知之耳。” 妻色变, 愿改醮。 商遂削发

为僧, 阅十余年, 偶向人前一吐其事。①

如此阴私隐秘之事, 他人如何得知? 故虽属 “传闻”, 亦必于文末交代乃文

中之人 “阅十余年, 偶向人前一吐其事”, 可见其来源之严谨。 更有离奇者

如卷 5 《乞丐掘金》 篇:
某处乞丐三人, 同宿社庙, 二中年, 一少者。 每日暮乞食归, 必

先供奉社神而后聚食。 如是期年, 梦神指座下有瘗金百两, 三人掘土,
果得金如数, 议鼎足均分, 以一金付少者市酒肉酬神。 少者既去, 二

中年私商曰: “俟某归, 以石击毙, 吾二人所分不较多乎?” 少者亦置

毒酒中, 欲独擅其有。 及入庙门, 为二中年毕命, 二中年酬神既毕,
煮肉以酒劝酬, 俄而毒发俱死。 是夜, 隔墙训蒙师梦社神告以颠末,
且曰: “若辈命合穷饿, 骤得多金, 原非其福。” 因咎座旁女像者曰:
“是若馋乞婆利其残杯冷炙, 乱吾听也。” 训蒙师醒, 以席卷三尸, 埋

之郭外。②

局中三人全部殒命, 此事无从可知。 为使人信服, 作者于后文中无端生出社

神托梦隔壁蒙师一节, 既圆其说, 又能借此起到警示世人的目的。
虽然作者追求来源真实的愿望很明显, 但是故事传闻这种现象本身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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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仍存疑点。 比如, 传播者本人对事件有主观的理解

和加工, 这在神怪故事的传播中尤为明显, 而这种主观性直接决定故事的性

质和走向, 此种情况在迷信盛行的明清两代是非常普遍的。 可见, 在传播条

件受限的古代, 记录者对材料来源、 真伪、 精粗等方面的甄别极为困难。 例

如, 在该书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几则被作者认为是当时实录的故事, 其实其核

心框架在更早期的文献中均可找到雏形, 作者记录的版本极有可能是在传播

过程中加入了时代色彩的改造版。 这种现象在笔记类小说中十分常见, 此类

故事在后世也往往较为知名。 例如, 卷 2 《盗啮母乳》 篇:
先大父春谷公尝语祚曰: “某处钱店有人持银数锭易钱, 店主秤后

置于柜上。 旁有小儿, 年不及十岁, 阴乘间窃一锭。 时天炎暑, 赤体无

可匿藏, 乃夹于左膝弯中, 右足效夔行, 跳跃而出店门。 咸以为戏, 未

之察也。 儿至家, 持银以告母, 母喜谓儿智巧。 及儿长, 遂为盗, 被获

当斩, 母哭送于法场。 盗索母乳, 啮之曰: ‘方为儿时, 膝弯窃银, 母

若加以谴责, 岂有今日之身首异处乎? 愿天下之为父母者, 以吾母为

戒。’ 其母默然。”①

这是祖父在昌祚年少时为其讲述的一则故事, 用朴素的案例揭示了父母对

子女幼儿时期的行为和价值进行引导的重要性, 无疑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

好故事。 这样的故事是极具传播力和生命力的, 并非当时实事。 此类故事

最早见于明代陈继儒的 《读书镜》 , 故事发生地则在砀山:
宣和间, 芒山有盗临刑, 母来与之诀。 盗对母云: “愿如儿时一吮

母乳, 死且无憾。” 母与之乳, 盗啮断乳头, 流血满地, 母死。 盗因告

刑者曰: “吾少也, 盗一菜一薪, 吾母见而喜之, 以至不检, 遂有今日。
故恨杀之。” 呜呼! 异矣。 夫语 “教子婴孩” 不虚也!②

在昌祚此书之后又有清末邹弢撰 《三借庐笔谈》、 小横香室主人编 《清

朝野史大观》 等收录了相似故事, 其主要内容直至今日仍然在全国各地的民

间故事中广泛流传。 类似性质的故事在 《恐自逸轩琐录》 中还有数篇。 卷 1
《卖浆店活画》 篇讲述一富翁于卖浆店中见一仕女图, 雨天伞开而晴天伞

收, 以为神物, 待重金收购后人去店空, 始知原为两幅图, 随时更换而已。
此类故事最早见于嘉庆中晚期青城子所撰 《志异续编》, 大约在昌祚青年时

期开始出现, 在道光年间已有娄东羽衣客撰 《镜花水月》 记载此事, 情节

极为生动曲折。 卷 1 《柳生留尼庵》 篇记江南美少年柳生在山寺散步时被强

留尼庵, 两载间备受辱虐, 最后凭借将血书置于误入尼庵的纸鸢才传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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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此类故事流传更早, 明代陆容撰 《菽园杂记》 中已有两则相似故事。
卷 1 还有 《徐青藤琐事》 一篇, 记载晚明才子徐渭的多件趣事, 如为铁匠新

屋题名 “酉堂”, 原因是 “酉” 字竖看像铁匠铺的砧板, 横看像风箱; 为皮

匠题名 “甲乙堂”, 原因是 “甲” 字似钢锥, “乙” 字似皮刀; 为仆役则题

名 “旦白堂”, 原因是优伶旦角念白自称 “奴家”。 此外, 还有一件徐渭在

偷穿有宿怨的僧人袍服后故意无礼于郡守家眷, 导致僧人无辜被害的事。 而

这几件机巧戏谑之事既非当时之事, 也未必出自徐渭, 如 “旦白堂” 故事

最早见于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年) 刊刻的赵吉士辑 《寄园寄所寄》, 与徐渭

并无关系。 僧人被冤的故事更是早在明代浮白斋主人的 《雅谑》 中就有记

载, 传主名作 “石鞑子”, 也与徐渭无关。 民间把此类机智戏谑故事系于晚

明传奇文人徐渭一身的情况十分常见, 真伪大多无从考证。 此外还有卷 5
《尖头鬼》 篇、 卷 7 《钱生谋杀孙生案》 篇等, 都有相似的故事原型在早期

流传的情形, 并非昌祚当时之事。 除此, 全书所记多数仍属于当时轶事, 其

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卷 8 《闽县衣市歌》 一篇:
王公绍兰, 由县令起家, 累官中丞, 未尝出闽省。 闻其宰闽县时有

快事, 余述以歌云: “大街多衣市, 长竿悬店外。 纷纷蜀锦杂吴绫, 间

以金缕绣文贝。 何处乡人晨入城, 身披裋褐束布带。 肩头市粪持百钱,
钱多粪满香风太。 怱怱横担衣市经, 急走仓皇蹶沟浍。 当时惜粪不惜

身, 粪倾身污愁无奈。 那知店主人, 一见心滋汰, 叱令取水遍沃街, 更

令涂抹夺衣襘。 夺者自豪持者坚, 众拥喧哗争未艾。 人心骄很竟如此,
世道所关岂不大。 须臾忽逢长官至, 向前遣问彼何事。 乡人跪白情, 口

诉兼涕泪。 官曰尔乡人, 诚哉不经意。 尔应自解衣, 尔可自涂地。 指示

役与胥, 执裾紾其臂。 一裾涂未周, 再索辄难致。 店主从旁笑揶揄, 转

劝阿爷且姑置。 官乃俯仰思, 斥商勿妄议。 取尔竿上衣, 遍涂畅尔志。
商虽私心惜, 官威彼则悸。 顷刻塞道旁, 罗纨多屏弃。 旋问乡人寒, 尔

可择自庇。 尔后勿委粪, 委粪触彼忌。 乡人稽首谢好官, 好官谓商尔勿

避。 免尔当街四十笞, 准折衣钱尔登记。 逾时人散官亦归, 可怜地洁衣

空笥。①

祁连休在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中记录清代有 “乡人拭粪型

故事”, 大致内容是某乡人担粪入城, 不慎将粪汁倾洒在衣店门外, 店主欲

脱乡人衣服拭粪, 相持之际县官路过, 命乡人脱身上单衣拭粪后, 又让其任

取衣店中棉服御寒, 观者无不称快。 作者称此故事出自黄钧宰的 《金壶七

墨》, 后见载于南山老人的 《香草谈荟》、 星珊的 《慧因室杂缀》 等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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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县令或称钱塘赵芥堂, 或不署名。① 在几种记载中年龄最大的作者是黄

钧宰, 约生于道光六年 (1826 年), 比昌祚小 27 岁。 《恐自逸轩琐录》 所载

王绍兰 (1760—1835 年) 累官福建巡抚, 其任闽县知县时大约正是昌祚出

生之际, 赵芥堂则或言是道光中长洲县令。 无论其事属谁, 昌祚在听闻此逸

事后欣然创制乐府一篇, 应该是此类故事更早的吟咏者与记录者。

三、 进步与保守兼具的时代思想特征

作为一部主要创作于清代道光年间的笔记小说, 《恐自逸轩琐录》 在思

想倾向和题材选择上都比较保守。 作者虽未蹑居高位, 但毕竟身为朝廷命

官, 又长期身处鸦片战争的前沿阵地广东, 然而, 该书前 8 卷琐录竟无一字

涉及鸦片战争。 此外, 该书正好截稿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 但该书对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亦无记录。 在猎奇之外, 全书的总体思想倾向仍是试图传递

和宣扬传统的因果报应、 劝人向善等价值观。 相较而言, 受时代思潮的影

响, 书中一些揭露科举残害心性和反思封建婚恋观念的故事具有较高的思想

价值。 揭露科举戕害人性的内容以卷 1 《闻捷》 篇最为有趣:
科名得失, 静思之, 何与人事。 然当榜花待放之时, 心摇摇如悬

旌, 局中人所在然也, 及果得之, 其惊喜又鲜有不失其常者。 一师, 授

二徒, 咸盼捷音, 师蹲于门阈, 一徒立门外, 一徒在师后。 俄而报立门

外者捷矣, 其人距跃, 径归其家。 在师后者喃喃谓师曰: “某无器量,
闻捷, 不一白于师而辄去耶。” 语未毕, 报复至, 在师后者亦捷, 乃跨

师背而出。 师仆于地, 持其踵曰: “尔器量不更越彼乎?” 翌日, 师以

告人, 莫不捧腹。②

一人听闻科举高中后欣喜若狂雀跃而去, 完全视一旁的尊师如无物, 另一同

门刚才还深表不忿, 忽闻自己也中, 径直伸腿跨过蹲坐身前的业师欢呼奔

出, 独留老师仆倒于地。 捧腹之余不免怆然, 始知在封建科举系唯一体面的

人生成功路径的时代背景下, 世间学子扭曲脆弱的内心其实与中举后癫狂的

“范进” 并无二致, 平日整天挂在嘴边的 “尊师重道” “谦逊儒雅” 等修身

立命之道恐怕只是口号与阶梯, 终究要让位于更现实的功名利禄。
在科举弊端之外, 最为荼毒人性的莫过于 “男尊女卑” “谨守妇道” 等

封建婚恋观念。 由此造成的人间惨剧,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不断上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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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置金冤狱》 篇就记载了这样一则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
某邑生员, 家贫甚, 幼聘某富室女, 未之能娶。 女之父憎之, 女母

及女皆无他意。 生伺女父远出, 赴其家向女母乞贷。 母命女检衣二袭,
女为包裹授母, 母与之, 使付质库, 生如教。 质库人开视, 则有白金可

十两在焉, 疑生为盗, 曰: “尔既有金, 何典衣为?” 生坚执己本无金,
初未言衣为称贷物。 质库人闻于官, 官亦以为疑, 责生, 掌数十, 欲穷

其事。 女闻, 告母金实己所置也, 促母使人就官明生冤, 遂自经死。①

通篇叙事读来颇显平淡, 似乎并无十分激烈的冲突与矛盾, 不过是由女子暗

中资助自幼定下媒妁之言的男子一点财物而引发的一个小误会, 今人读至篇

末都会觉得当面说明便可皆大欢喜, 情节之平淡甚至让人怀疑如此事件有何

值得收录, 直至看到结尾的赫然四字: “遂自经死。” 就是这么一个貌似小

误会的小插曲, 竟然轻易夺走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今人或许会质疑女子的心

智承受能力, 但如果回到封建社会的伦理环境中, 也许就能体会到, 一个初

经人事的少女之所以走上绝路, 除了因为对连累男子怀有愧疚, 更是因为担

心事发后可能背负的违背父亲意愿的不孝、 暗表情愫的不自持等名声, 而她

的出发点竟然只是不愿因嫌贫爱富而背弃婚约。 这一则小故事展示的 “礼教

杀人” 何逊于鲁迅先生笔下的洞彻。 即便彭昌祚已经是清代中后期一个受过

良好教育且具备较广阔视野的开明人士, 仍然不能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陈旧

思想。 再如, 卷 1 《山阴某村事》 篇记载一对少年男女幽会偷情, 父母在商

议后决定索性成全好事, 这貌似一段佳话, 在细读之下方可发现, 其终极目

的仍是 “不得不成其误以盖丑声” 而已, 篇末又加入很长一段 “君子曰”
表明作者态度: “是亦大难处事, 如是处之, 固不得谓之当, 然亦不必谓之

不当。 慈父母之用心, 迫于无可如何耳。 若夫防范既失于先, 暴戾复加于

后, 使孽缘未了, 追悔旋生, 殊无谓之甚。 或曰: 设两家俱聘订, 或一家有

聘订, 又将何处? 曰: 事变无穷, 心理有定, 行之吾心而无歉, 即揆之天理

而无乖, 有德慧术智者, 必有道以处此。”② 结论仍是 “行心” “天理” 之

类大而无当的借口, 这也说明封建思想和天理人性之间存在无解的矛盾。 与

此相关, 该书还较早保留了关于广东 “自梳女” 的材料, 卷 3 《粤东三异》
篇记载 “吾闻廉耻之丧, 莫甚于淫乱, 自古桑间濮上及龙阳董贤之属, 纵乖

于正, 犹在人情之中。 今之为桑间濮上龙阳董贤者, 吾不谓无, 独粤东以女

悦女称为 ‘拜相知’, 竟有处女相守不嫁, 其情浓意密, 倍于夫妇床笫之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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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者。 向所闻 ‘顺德十姊妹’, 初不逮此, 不更可大异乎?”① “自梳女” 现

象肇始于清代广东沿海地区, 其形成源于女性参与丝织筹经济产业获得独立

经济来源, 从而摆脱了对男性生存依附的社会现实, 进而对不幸的包办婚姻

制度进行抗争。 至清代中晚期又延伸出现此类 “女同” 倾向, 自然也不能

为接受传统伦理教化的作者认同。 此外, 较为开明的事件有卷 2 《畜奴婢下

走》 篇主张主人应当善待仆从下走, 同卷 《师道》 篇警示老师教育学生不

宜过苛, 归根结底也只是因为 “御众以宽” 古训的教诲和防止发生 “激变”
伤主事件, 很难与人格平等之类的进步思想直接挂钩。 与此相对应, 书中也

多有对善良诚信、 有情有义之人的褒扬, 如卷 2 首则 《某公不退瞽婚》:
前贤某公累世寒微, 尝定婚于卖浆者女, 无何女失明, 而公得补博

士弟子员。 卖浆者自恐女非其偶, 甘愿退婚。 公不允, 遣媒妁告之曰:
“方定婚时女固无恙, 今有疾而弃之, 不独亡信义, 其自谓命何? 设不幸

别娶而复有他疾, 吾何以对此女? 此女既经吾弃, 谁复肯娶瞽妇者? 是

令终身无倚也, 吾更何以对此女? 鄙志无他, 愿早成礼。” 即择日迎之,
是年公中乙科, 连捷进士, 后官至二品, 夫人亦生贵子, 遂成望族。②

虽然还是关于封建婚姻和善恶因果的老套故事, 但相信读者仍不免为主人公

曲尽人情和信守承诺的高贵品格感动, 这说明人类共通的价值认同和美好品

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再举一例, 卷 7 《进士已讼》 篇:
某邑有兄弟争田, 官经三任, 讼不已。 进士某新除是邑, 阅旧牍大

惊, 曰: “手足至亲, 相残健讼, 此人伦大变。 汉韩延寿所以闭阁思过

也, 奈何绝无激发其天良者。” 乃进两造, 询之曰: “尔等族兄弟非同

父乎?” 曰: “同父。” “得毋异母乎?” 曰: “同母且孪生, 然则不同居,
久不识面耳。” “试审之。” 兄曰: “此吾弟也。” 弟曰: “此吾兄也。”
于是限以相呼百声、 相应百声, 有不如教者责十掌。 俄而兄呼弟应, 弟

呼兄应, 呼应仅至三十, 相与抱头大哭, 不欲终讼。 进士下堂, 亲拭其

涕, 兄弟破涕为笑曰: “使早遇阿爷, 姜家大被不待今日始制矣。” 叩

头归, 一邑大治。 进士或言唐姓, 其名与里居俱无知者。③

田亩纠纷导致邻里亲族之间交恶的事件自古常见, 篇中孪生兄弟二人竟因此

多年不相往来, 三任地方官也无可奈何。 新任进士并不据理强判, 而是责令

二人当众以兄弟相呼应百声, 未几而二人 “抱头大哭”, 被利益长期蒙蔽的

亲情就这样被唤醒, 这样的故事在当下仍不乏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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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准洗练且不失趣味的语言特点

本部分对彭昌祚的写作才能做简要评价。 宁都彭氏是一个有良好文化修

养的诗书世家, 文学创作才能就像基因一样融入其家族成员的血液。 从前文所

引的几则故事不难看出, 彭昌祚文笔优雅凝练, 立意醇厚端正, 能够紧紧抓住

故事的核心内容, 该铺垫处能预先做出交代, 需重点刻画处又能准确渲染、 引

人入胜, 篇末的启发教训则点到为止, 不做过度解读和发挥, 更能起到发人深

省的作用。 该书将 “温柔敦厚” 的诗教、 文教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同时

代同类作品中无疑属于上乘之作, 可读性极高。 即便只是其随手记录的一则小

趣事, 也因细腻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 如卷 1 《王翁授徒》 篇:
王翁授徒于某寺, 徒六七人皆冠者, 每课艺批削既毕, 必高诵之。

一夕, 漏三下, 诵声作矣, 案对窗设, 诸徒悉于窗外纸隙窥其批词优

劣。 有周姓者先至, 身矬, 目复短于视, 企足而前其首。 后至者以次累

其背, 周力不支, 首触窗纸, 窗格宽, 纸破而首突入。 师举目惊骇, 大

呼为怪, 离席欲避去。 周首复不得出, 但言 “且缓且缓”, 盖在后者闻

师声变, 急提其发以出首也。 师以此致疾, 卧床旬日。①

这样一个道听途说的荒诞故事, 竟然被作者精准简洁地讲述出来, 充满灵动

有趣的生活气息。 再如卷 1 《张上舍父子杀虎》 篇中父子二人合力杀虎的

片段:
……束短衣, 父持长矛, 子腰插铜锤二, 至其处, 虎仍熟卧不醒。

子大声呼, 虎惊, 见人, 喜得饱啖, 踞地磨其牙。 子先腾身树上, 父蹲

依石壁, 以矛柄双手持按腹间。 矛端向虎, 虎左跃, 左向之, 右跃, 右

向之, 良久相持。 子大呼于树, 虎仰视, 父乘间以矛冲虎喉, 虎乱跃数

十。 子急下, 骑虎背, 锤击虎脑, 虎寻毙。 父子同提虎尾曳之, 欢哗

以归。②

细节描写形象动人, 将惊险刺激又瞬息万变的杀虎过程完美呈现, 文字精确

简练, 不做任何心理描述, 仅凭镜头式的连贯切换就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

感, 仿佛目睹了惊心动魄的杀虎过程。 以上二例显示了作者对古文语言技巧

的娴熟掌握和高超运用, 这绝非易事。

(责任编辑: 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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